
原先开在肇周路上的乐器修理铺，是个远近知名的江湖传奇，王家卫和贾樟柯的摄制组
先后去拍摄过。乐器铺的主人、人称“小广东”的冯顺成爷叔折腾了大半辈子：玩音乐、走穴、出
国、驯狗、修理并制作乐器、卖彩票……折腾到了 73岁，他感叹自己老了，精力搭不够了。

不打算再折腾的“小广东”最近却因为机缘巧合又折腾出一家乐器博物馆，因为疫情耽
搁了点装修的进度，但再过段时日也就能正式揭幕了。

一名久闻他名姓的香港地产商， 主动提出将位于宝山区大学路上一处商场里 120平米
空间免费借给他做生意，并提议他可以用来打造自己的乐器博物馆。 这总算了却“小广东”一
桩心事，过去半个世纪里，他从各方搜罗了数百件乐器，既有明清时代古董，也有被他远渡重
洋背回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 东西太多了，先前一直分散在几个地方。

“我这个人白相（注：上海话里“玩”的意思）了一辈子，总归也算白相出了一点名堂。 我这
几天觉也睡不着，一直在想自己要怎么搞这个博物馆。”“小广东”喜滋滋地说，“我必须要用心
做好这件事，一方面要对得起无偿提供场地的房东，另一方面也是传承一段历史。 ”

周到 FACE 22002233 .. 0011 .. 3311 星 期 二

头 版 编 辑 唐 舸 首 席 编 辑 陈 歆 02 、 03 编 辑 唐 舸 倪 维 佳
02/03

73岁爷叔开乐器博物馆

白相了一辈子
要白相出一点名堂

50岁开始新的人生

“小广东”一辈子没进过体制，在很讲究
出身的年代里，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自己又
“不务正业”而被看不起。街道都懒得给他安
排工作，他也无所谓，修修乐器、交交朋友。没
有那么多需要修理的乐器，他也给人家做点木
工活。
到了 80 年代，社会风气渐渐开化，他加入

乐队开始走穴，作为吉他手和包括刘欢、那英
在内的歌手合作过。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得
了，这时候已经回到香港的姆妈寄来一张澳洲
吉他职业学校的广告。“侬一直说自己结棍，
那就去考考看。”
“我就真的寄了盘磁带去，果然录取了。就

去了，学了半年。圣诞节这天我去步行街上逛，
听到两个小孩子在弹吉他。一下子一盆冷水从
头泼到脚，小孩子都弹得这么溜。”
他去问老师，自己的这个水平在世界上

算什么水平？老师说，中等偏下。“我明白
了，必须要认真考虑未来了。第二天我就换
专业了，转学乐器制作和维修，学了三个学
期。”
后来，他辗转去了南非和美国。“我们家族

很多人在美国做餐饮，我当时找不到工作，他
们就让我去厨房先做着。”虽然生活窘困，但
心里还是有音乐人的傲气在，他不肯。后来碰
巧认识一个搞乐器的老板，找到了工作。
50岁以前的“小广东”走南闯北，很少

在一个地方落脚。他因此被很多人指指点
点，说他这个人做事情没个考虑，一点不稳
当。“我不是欠考虑，我觉得有把握能生活
下去就可以了。”因为掌握很多生活技能，

所以好像从来没有觉得活下去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
1999年回到上海，这年他 50 整。
“我觉得，50 岁以后人生应该有点变化，

要以稳为主了。我以后就认定修乐器这件事，
做好这一件事就可以了。”
他在肇周路上开乐器修理铺，一开始没生

意，就给人修家电作为生计。当时上海进来很
多 “洋垃圾”（注 ： 此处特指国外的废弃电
器），修理费用不低。但一段时间过后他觉得，
“不是自己要的生活，要做一辈子我不喜欢，但
修乐器却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
随着后来上海做 LIVE 音乐的酒吧渐渐

多起来，乐手使用的乐器难免出问题，他的乐
器修理生意也风生水起。“且大批外国乐手也
开始进入上海，当时一个住我家附近的美国乐
手去新天地演出。美国电压 100 伏，插上去就
烧掉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说能修好。他问多少
钱，我说 5000 元。他觉得 5000 太贵了，买来
才几万。他就想卖我，我说 50 块，成交。第二天
我就修好了，在店里弹了。”美国乐手听了，待
要说些什么，终于没有说。
“小广东”的名气越做越响，他成了众多

媒体宣扬的匠人精神典型。
他如今越来越觉得，生命太短暂了，时间

根本不够用。
“但人总要落寞的，等我哪一天做不动

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好东西却无能为
力。它们会去到哪里，有什么样的归宿，我都
不知道了。对于这样的一天，我也有思想准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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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语境里，“小广
东”被定性为无用之人。甚至他的姆妈也总是
长吁短叹，说没有正经工作的他是块废柴。这
成为他一生的心理阴影，他如今活到 73 岁，天
不怕地不怕，唯独害怕成为一个对社会无用的
人。
“我非常恐惧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

我不能闲下来。人家说退休了，该享福了。但什
么是享福？没有一种标准。我现在每天可以修
理乐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福。我怕到了动
不了的时候，就成为社会的一个负担。而只要
还能帮到别人，我就非常开心。”
前阵子他修理了一把清朝光绪年间的古

琴，收了对方 3000 块。别人都说收得少了，这
样的古董卖个几十万根本不成问题，而修理费
占售价的 1/10 是比较合理的。“我说要是自
己吃不上饭了，那就多收人家一点。日子过得
去就可以咯，图个开心呀。”
“小广东”这个人，是无论自己遭遇过多

少冷遇，一颗心总是热的。10 多年前，金地·格
林世界开始举办沪上最大规模的业余宠物大
赛，“小广东”养的一条叫“娃娃”的吉娃娃因
为会站在皮球上做各种动作，在第二届比赛中
出足风头。
不久，电视台邀请他带着小狗去一家自闭

症儿童的机构做公益。“这些小孩，你跟他们
说什么，他们都没有反应的。但我的狗一上球，
所有小孩都站起来欢呼，我差点眼泪掉下
来。”
他以为，在社会边缘混迹了那么多年之

后，自己终于能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了。当
时正好有家报纸采访，他就说出了想帮助这些
孩子的想法。还没帮到，就被专家找上门了。对
方问他：“你怎么说能治好他们？”“小广东”
愣住了，他说自己只是想帮助他们。“这些孩子
里有谁需要，让家长来我这里领条狗回去。我
无偿赠送，只要他们能善待它。效果好的话，我
还可以一直培训一直送。”专家正告他：“你这
样不行的，有多少人的饭碗要给你砸了！”
他听完，心拔拔凉。“我怀着一腔热忱，想

做一件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他后来又打电
话给机构负责人，说还想给孩子演出。对方回
答，他们不需要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小广东”想想算了，也

别想着为社会作贡献了，只要不成为社会的负
担就不错了。
他还是修理乐器。

有个延续一生的爱好就不容易老

如今，当“小广东”像其他上了岁数的人
一样频繁回首过往的时候，他觉得身上有个特
质是很让自己自豪的———固执。
“我常常在想，将来自己不在了，要把什么

样的东西留给家庭和社会。不是财产，而是一
些可以被人家记住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记住
的是我的固执，想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成，
这也是我被很多人认可的地方。”
40多年前，上海滩修乐器有名的三个人

里，还有一个叫黄跟宝。“小广东”一直把他视
作自己的竞争对象，后来听不到声音了，以为
他出国了。“我去澳洲、去美国，都在当地的华
人圈子里打听他，心想如果找到了，就要和他
比比，但都说没听到过这个人。”
后来他回到国内，人家跟他说出了个雕刻

大师叫黄根宝。他一惊，不会是一个人吧？等见
了面，果然是。“哎呀，我说‘还好你改行了，不
然我现在还要和你比。’”
“小广东”在黄跟宝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

似的那种固执，“他后来发现微雕比修理乐器
更有意思，就一直做一直钻研。他的微雕，后来
还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他觉得这种被自己珍视的特质并不适

合眼下的年轻人学习，“环境变了，我希望他们
不要活得像我这样固执，会很累。”对比自己这
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小广东”觉得现在的年
轻人“现实多了，看钱也看得重一点。”
有一些年轻人找到他，表示想跟他学手艺

和，但他“一搭脉”就知道，他们是觉得做这一
行有利可图。
他自己没有很迫切要把手艺传下去的想

法，“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好玩，而且搞乐器这一
行是要讲天赋的。”
“我们现在很多小提琴都是义乌和泰兴那

边做的，他们那里雕个小提琴的琴头雕得很
好，比我还好，但他们耳朵不好啊。出来的东西
看看蛮好看，一听，哎呀没感觉，好失望。意大
利那边做小提琴的家族，他们拉琴不输给台上
的演奏家，这就是几百年的基因传承啊。”
他觉得自己也很欠缺，玩乐器并没玩到炉

火纯青的地步，但他至少用了心去演奏。他有
时候在网上发出自己演奏的视频，观看量可达
几万、几十万。“我演奏的音乐没有伴奏，我就
是想给大家展现音乐中最朴实，最干净的一
面。”他想到自己在澳洲破碎的演奏家的梦
想，欣慰现在通过网络，也算实现了。
他修乐器也是投入自己的灵魂去修。“我

能在这些乐器上感受到先人的体温和手温，每
次都非常感动。所以我特别喜欢来乐器铺上
班，每天眼睛睁开就想来，摸摸这把吉他、摸摸
那把二胡，太棒了。”
人有了像他这种延续一生的爱好，就不容

易觉得老。在本报此前一次对他的采访中，他
曾如此感叹：“我这个年纪，放在以前，死也死
过几次了。以前的人 60 岁以后眼睛开始定洋
洋（注：呆滞）来，没过多久挂到墙上去来。现
在能活到 70 多岁，还呲头怪脑（注：疯癫），真
是滑稽。而且我对一切仍然非常好奇，音乐的
宝库是无穷无尽的。我只要还活着，就想再多
吸取一点东西。”
他说，自己就这样做一辈子修乐器的“小

广东”，心甘情愿的。

【后记】

冯顺成爷叔一辈子

在和某种无形的东西对

抗。 年轻的时候桀骜不
驯，到了现在，则是和时
间对抗。

“老实讲 ， 人生的
几个阶段，我最喜欢现
在。 因为没有生活的压
力，好像还获得了一些
些成就感。 ”他现在就
希望老天给自己多一

点时间 ， “让我做喜欢
的事情，多给别人带去
快乐。 这样，自己才会
快乐。 ”

他的精力在渐渐衰

退， 眼神和前几年比也
差多了， 但他相信自己
还能对付。 “现在还不用
带老花镜， 不知道能做
到几岁。 做下去吧，这是
看命的， 有些东西不可
抗拒， 我也非常知道这
一点。 ”

他觉得自己活到这

把年纪， 做得最成功的
一点是随心所欲， 没有
被任何人左右过。 “我一
辈子都在修琴，在玩，过
得很潇洒。 我觉得不管
什么年纪， 做人一定要
潇洒 ， 这是一辈子的
事。 ”

如何活得潇洒？ “不
管外部环境怎么变 ，做
好自己， 做好自己眼面
前的事情。 每个人都做
好自己， 这个社会就很
太平了。 ”

上世纪上海滩的修琴红人

冯顺成的阿爸姆妈都是香港人，在上海做
生意。
解放这年年初想举家回港，因为姆妈怀着

他没走成，而被阿爸退掉的那几张值四根“小
黄鱼”（1 两重金条）的船票买的就是后来沉没
的“太平轮”上的舱位。
冯家人就此留在了上海，他也被喊了一辈

子“小广东”。
“小广东”的阿爸很会玩乐器，二胡拉得老

好，家里还有一架短命的德国立式钢琴。儿子继
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玩各种乐器只要稍经专
人点拨就立刻能上手。他会玩更会拆，把父亲一
台舶来的无线电拆开装上，几个回合就会得修
无线电了。但钢琴拆开以后装不上了，吃了姆妈
一顿生活。
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学业被中断的他靠

着制作和修理乐器在上海滩特定的圈子里成了
红人。他说，当时上海修琴有名的三个人，“小
广东”是一个。
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简称 “淮国旧”）在

60、70年代曾是他和同好们最爱流连的地方之
一，“我们以前都是去乐器柜台，淘淘旧货里的好
东西，自己做了点什么乐器，也可以拿去卖掉。”
柜台有名工作人员，是个老法师，给他传授

了很多音乐和乐器的专业知识。有时候，也会给
他介绍一些客户。当时“淮国旧”有规定，内部
工作人员不准买店里出售的货品。
一天夜里，老法师敲响他家门。入内，神神

秘秘掏出一厚沓钞票，悄声关照道：“明天一大
早开门，直接到我柜台来。有把小提琴，你把它
买下来。”他点一点数目，150 块。“当时是
1968 年左右，我刚出道，这时候 150 块是什么
概念啊！”
第二天去一看，眼睛直了，“这种货色外面

根本看不到的。”后来他听说，这把琴出自意大
利最著名的提琴世家斯特拉迪瓦里家族。“这
种赞货真是第一次见，已经两百多年历史了，但
音色无与伦比！以后再也没见过这种档次的。”
“小广东”做的乐器在“淮国旧”卖出最高

价钱的是一把扬琴，30块。当时已是 70年代后
期，但这仍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约莫相当于
现在半个月工资，”年轻的“小广东”得意不
已，带了6、7个朋友到德大去吃西餐。“从第一
道菜点到最后一道，18块 3角。”
吃了点什么早已记不起了，但至今还记得那

张菜单封面印着的一句毛主席语录。
“淮国旧”去年重开，消息灵通的“小广东”

立刻带着太太去怀旧。“但不是从前的味道了。以
前是凭眼光淘东西，你眼光好就能用低价淘到好
东西。现在都是奢侈品，花越多钱买的东西品质
肯定也越高。”他撇撇嘴，“不好玩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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